




















































































































裴 枢、崔 远、陆 扆、王 溥、赵 崇、王 赞 等 七 大 臣 皆 先 后 被
贬，“自余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
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搢绅为之一
空。 ”独孤损、裴枢等七重臣即在不久后被赐死于贬地。 李
振这个屡落第的白面书生，因自己的落第而心理变态，反
而对科举出身的朝士怀着刻骨的嫉恨， 一朝成为朱全忠
的走狗即得意便猖狂，同上书天祐二年六月记：
时全忠聚 （裴） 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
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 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故
深嫉搢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于黄
河，使为浊流！ ”全忠笑而从之。 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
窜逐者，时人谓之鸱枭。 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
诗人尽管这时已贬在朝外， 但他在朝时已深受谗毁
陷害，对朝中的局势以及这些小人们已早有认识，更何况
他这时也依然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变化， 对时局世态仍然
是清楚的。 在这样的局势下，他当然对柳璨、李振这些“挟
弹小儿”们有着极清醒的认识与警觉的戒心，曾有“白面
儿郎犹巧宦”（《避地》）之句讥讽他们，并对这些小人极为
痛恨，所以也才有“挟弹小儿多害物”两句。
当然，诗人之所以有这两句诗，还有另外的背景。 这
一背景即是朝廷召他入朝复官。 韩偓有《病中初闻复官二
首》和《乙丑岁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杨迢员外书，
贺余复除戎曹依旧承旨，还缄后因书四十字》（均见《全唐
诗》卷680）诗。 他这前一首诗作于约天祐元年冬，后一诗
作于天祐二年九月，也就是说赋《翠碧鸟》诗前后，朝廷已
先后两次召他回京复职。 那么诗人对此态度又如何呢？ 在
前一诗中，他说“烧玉谩劳曾历试，铄金宁为欠周防。 也知
恩泽招谗口，还痛神祗误直肠。 闻道复官翻涕泗，属车何
在水茫茫。 ”又感慨道“官途巇崄终难测，稳泊渔舟隐姓
名。 ”在后一诗中他明确表露心迹：“紫泥虚宠奖，白发已
渔樵。 事往凄凉在，时危志气销。 若为将朽质，犹拟杖于
朝。 ”他在朝廷时既已屡次遭到谗毁迫害，又对时局有着
极清醒的认识，不愿再入朝之意也就颇为明显。 这一态度
除了他对朱全忠控制下的唐哀帝朝有着清醒的是非判断
外，也是基于“挟弹小儿多害物”这一现实的忧虑与畏惧。
因此，他在这一阶段常有避祸隐遁之想，并时时流露于诗
作中，譬如《雪中过重湖信笔偶题》云：“道方时险拟如何？
谪去甘心隐薜萝”；《即目》诗认定“宦途弃掷须甘分，回避
红尘是所长。 ”其实在他遭贬后抵湖南不久已有隐遁终老
之想，至有《小隐》之作，云：“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
老锄犁。 ”这一思想心态一直一以贯之，特别是在朱全忠
改朝后梁后，他更是决不肯仕于新朝，并以此讽劝赴任新
朝的郑璘：“移都已改侯王第，惆怅沙堤别筑基。 ”（《余寓
汀州沙县，病中闻前左丞璘随外镇举荐赴洛，兼云继有急
征，旋见脂辖，因作七言四韵戏以赠之，或冀其感悟也》）
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对于后一首诗之解读，也就能知其
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了。
韩偓被谗毁迫害贬官后，其心态情感极为微妙丰富。
通过上述两首咏禽诗的阐释， 我们正可循诗以探测诗人
之内心，从而窥见这种心态情感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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